
事情要从2026年2月说
起。云南省植物学会的科普
博主“植物眼”受国家兜兰种
质资源库委托，为一个兜兰
新品种公开征名。

评论区里，有位网友建
议叫它“炸煳的花生米戴黄
帽”。这一“炸”，直接炸出20
万点赞。你别说，这名字还真
是叫得精准——— 兜兰的唇瓣
圆鼓鼓的，还带点焦糖色的
褶皱，活像一颗炸得微微发
煳的花生米；顶端那片淡黄
色的萼片往上一翘，不就是
给花生米戴了顶小帽吗？

当然，争议也随之而来。
有人觉得这是对科研的不尊
重：兜兰本身是国家重点保护
的濒危植物，这一新品种更是
科研团队花费数十年精心培育
的成果，就这样被“玩儿”了？

但“植物眼”的态度很开

放：“只要名字好玩，大家也
认可，离谱就离谱了，有什么
关系？”他还透露：虽然“炸煳
的花生米戴黄帽”不会成为
正式拉丁学名，但团队正考
虑将其注册为商品名或栽培
品种名——— 也就是说，未来
你去花市买这盆花，标签上
可能真就写着这个名字。

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
一个搞笑的名字。传统植物
科普常常陷入“圈内自嗨”的
窘境：懂的人早就懂，不懂的
人根本不会点开看。但一颗

“花生米”，让无数网友第一
次主动搜索：兜兰是什么？它
为什么濒危？野采合法吗？人
工繁育的哪里能买？

正如“植物眼”所说：“哪
怕名字离谱，只要能让更多
人关注植物、关注科普，就是
有意义的。”

“炸花生米”火出圈！兜兰新品种趣味征名

当然，玩笑归玩笑，植物
界还有一套绝对不能乱来的
规矩——— 那就是全球通用的
拉丁文学名。

你可能要问：为什么非
得用拉丁文？因为植物的“小
名”(俗名)太乱了。同一种红
薯，四川叫红苕，山东叫地瓜，
河北叫山药；而同一个“海
棠”，可能指向完全不同的好
几种植物。科学家要是各叫各
的，学术交流就会乱套。

为了终结这场混乱，
1753年，瑞典植物学家林奈
在《植物种志》中正式确立了

“双名法”。目前最新版命名
规则，是2025年正式实施的

《国际藻类、真菌和植物命名
法规(马德里法规，2024)》。

双名法是什么？其实就
是给植物取“姓”和“名”：由

属名+种加词+命名人缩写
构成，全部使用拉丁文，兼具
唯一性、稳定性与国际性。

属名代表植物所属的大
家族，种加词描述形态、产
地、习性，命名人缩写则保证
溯源清晰，守护着植物科学
的严谨底线。

举个例子，我们常吃的
荔 枝 ，学 名 是 L i t c h i
chinensis Sonn.：Litchi是属
名(荔枝属)；chinensis是种
加词，意为“中国的”；Sonn.
是命名人Sonnerat的缩写。

2025年正式实施的新
版《马德里法规》，还新增一
条与时俱进的规则：禁止使
用歧视性、侮辱性或恶意攻
击的名称。所以，科学命名是
一丝不苟的“硬规矩”，容不
得半点马虎。

植物的“学名”可不能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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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株兜兰新品种因
网友取名“炸煳的花生米戴黄
帽”刷屏，让小众濒危兰花一夜
爆红。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植
物命名的那些事儿，看看一草
一木的名字里，藏着多少智慧、
趣味和人情味儿。

像什么就叫什么，民间起名就是这么任性

不过，在科学规矩之外，老百姓
给植物起“小名”“俗名”，可就没那么
多讲究了——— 看见什么就叫什么，这
才是最朴素、最直接的命名智慧。

花型奇特的兰花，是“形象派”
的绝对主力。除了上面提到的“花生
米兜兰”，还有猴面小龙兰，花朵酷
似一张小猴脸，眼睛鼻子嘴都齐全；
飞鸭兰，花瓣展开就像一只展翅的
小鸭子；笑黄蜂兰花，花朵中间像站
着一只咧嘴笑的大黄蜂。

观叶植物也不甘示弱。龟背竹，
叶片穿孔开裂，像极了乌龟壳；笔筒
树，茎干笔直挺拔，活像插在地上的
笔筒；鹅掌柴，掌状复叶舒展，小叶
形似鹅掌，所以又叫“鸭脚木”。

林间野地里更热闹。猫尾草，花
穗蓬松毛茸茸，像一条猫尾巴；灯笼
果，果实被薄薄的萼片包裹，像一盏
小灯笼；风铃草，花朵倒挂，风一吹
就像叮当作响的风铃。

最绝的是痒痒树(紫薇的别
称)。树干光滑，你要是挠它一下，整
株树就会微微晃动，好像怕痒一样。
龙吐珠也不遑多让——— 白色花萼包
着红色花冠，盛开时红冠探出，像蛟
龙吐珠。还有滴水观音，空气湿润时

叶尖滴水，株型端庄如观音端坐。
这些名字没有一个生僻的，但

就是这么直白的类比，把植物的样
貌刻画得入木三分。

还有一类植物，从来不藏着
掖着——— 什么味道，就叫什么名
字。最典型的当数鱼腥草。西南人
民最爱吃的凉拌菜，名字十分直
白：揉搓叶子，一股浓烈的鱼腥味
便扑面而来。

鸡屎藤更是“诚不我欺”，叶子
揉碎后的气味令人难忘。但神奇的
是，它偏偏是传统药用植物，治咳
嗽、消食积，效果还不错。臭牡丹花
朵开得挺漂亮，一团团的像绣球，但
植株自带异味，于是被冠以“臭”字。

有臭就有香。九里香——— 香气
浓郁，远飘九里；留兰香——— 清新怡
人，名字自带氛围感。

还有一类植物是按味道起名
的：五味子，果实兼具酸、甜、苦、辛、
咸五种味道；甜菜，一听就知道是甜
的；苦瓜，就不用多说了。

这些“简单粗暴”的名字，其实
是古人观察自然最真实的记录———
尝过、闻过，记住了，就把特征刻进
名字里，传给子孙后代。



看名知习性，名字里自带“说明书”

有些植物的名字，一看就知道
它什么时候长、怎么长、长在哪儿，
活脱脱一份“生活说明书”。

先说生长时间。返魂草逢春返
青、秋冬枯萎；夏枯草，春天长得好好
的，一到夏天就枯萎了；迎红杜鹃早春
冒寒开花；秋英临秋盛放；夏至草一到
夏至便进入花期，一看名字便知时节。

再说行为习性。夜香树只在夜
晚散发浓香，白天反而清淡；舞草能
随声音与节奏轻摆叶片，如同跳舞；
含羞草轻触即合，自带“害羞”特质。

还有按生长环境命名的。岩生
报春扎根岩石缝隙；湿生扁蕾只长
在水边湿地；荒漠锦鸡儿耐旱耐沙，

生长在干旱戈壁；附地菜贴地而生，
不与高草争空间；高山紫菀只在高
海拔的草甸才能找到；车前草———
传说汉代马武的军队被困，战马吃
了路边车前的一种草治好了病，于
是得名“车前”。

以地域命名的植物则自带故乡
印记：峨嵋蔷薇、天目琼花、云南黄
馨标明产地；番红花、洋金凤、波斯
菊里的“番”“洋”“波斯”，藏着一部外
来物种引进史，是中外交流的活化石。

这些名字，是古人日复一日观察
自然、和草木打交道的智慧结晶。短短
几个字，就能让你知道这种植物有“什
么来头”，堪称最古老的植物科普。

植物命名从不只
是形态与习性的概
括，更承载着千年文
化底蕴与人文故事，
让一株株草木拥有了
温度与情感，成为跨
越时空的文化符号。

有些以人名命
名。比如2026年1月，
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
究所为编号4815-27
的“中国芯”月季公开
征名，网友提名的“娇
龙月季”断层领先。不
仅因为其形态风骨契
合，更为了纪念助农
楷模贺娇龙，名字里
多了一份人情味儿。

云南月季育种
专家蔡艳飞的经历
更让人暖心——— 她培育的月季新
品种太多，翻遍《诗经》《宋词》都
凑不够名字，无奈求助网友。结果
一条“就叫刘宝华，因为我二舅叫
宝华”的评论收获大量点赞。这位
科学家欣然“听劝”，将这个品种
命名为“宝华月季”，并已通过国
家林草局新品种初审。

以人名命名的植物，藏着敬意
与温情。纪念植物学先驱的观光木、
琼棕，记载药用发现者的杜仲、徐长
卿、刘寄奴，都让名字有了人文温度。

出自典籍与传说的植物更具
诗意：《诗经》中的忘忧草寓意解
忧消愁；《神农本草经》里的合欢
象征团圆和睦；彼岸花因花叶永
不相见被赋予凄美传说；何首乌
则伴着民间故事流传千年。

还有金樽水玉杯，花朵形态
酷似古代酒樽，命名者借用“金樽
清酒斗十千”的文化意象，让科学
与诗意完美相融。

所以，植物命名这件事，从来不
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拉丁文学名
守护着科学秩序，民间俗名则让自
然变得可亲可近。这些带着烟火气
的名字，或许不够“严肃”，却能让濒
危的兜兰一夜之间被大众熟知，把
科普的种子悄悄种进人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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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小小绿植藏着哪些疗愈魔法？
加班到深夜，小夏总会习惯

性地给窗台上的绿萝浇浇水，指尖
触碰鲜润叶片的瞬间，紧绷的神经
便悄然松弛。小小一盆绿植，为啥会
给人带来疗愈作用？

其实，这并非简单的爱好，而是
植物通过色彩与陪伴，触发了人体
深层的心理疗愈机制。

从环境心理学角度来说，植

物是天然的“情绪缓冲带”。都市
生活的高压让大脑长期处于应激
状态，而自然界的绿意能激活副
交感神经，快速降低皮质醇(压力
激素)水平，缓解焦虑与疲惫。

心理学研究表明，目光停留
在绿色植物上3分钟，就能有效缓
解视觉疲劳与精神内耗，这便是

“自然疗愈效应”。

植物的色彩更是情绪调节
剂。柔和的翠绿带来平静与安全
感，契合心理学中“色彩疗愈”理
论；粉嫩的多肉、浅紫的薰衣草，
能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驱散低
落情绪；挺拔的绿植则能给予人
心理支撑，消解内心的无力感。

而养护植物的过程，更是一
场正念疗愈。浇水、修剪、等待新

芽萌发，这些专注当下的小动作，
能让人从焦虑的思绪中抽离，获
得内心平静。看着植株蓬勃生长，
我们会收获掌控感与成就感，弥
补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缺失。

植物无言，却以最温柔的方式成
为情绪容器，不评判、不打扰，默默接
纳所有情绪。这株小小的绿意，正是
都市人最触手可及的心理疗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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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兰：为啥叫我“炸煳的花生米戴黄帽”？
——— 民间给植物起名到底有多“脑洞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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